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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 

高台頂端的少女正劇烈的重複舞蹈中旋轉的部分，雨勢彷彿隨著

節拍加劇。 

他四處張望想尋找避雨的地方，不過很快就放棄了。因為除了他

以外，四周的人群愉快的歡呼尖叫，宛如接受神的祝福一般高高舉起

雙手。 

他仰起臉，雨水打濕他的面頰。 

──這裡是沙漠之國。 

 

※ 

 

高台上的少女不知是何時離去的，而他依舊只能在人群中受到推

擠。直到雨點打在身上到了會痛的程度，人群才漸漸散去。 

他只是個旅行者，剛來到這個國家沒有多久，對於該去哪邊下榻

也毫無概念，根本無處可去。然而雨勢非常的大，稍微思索後決定先

到高台的底下避雨。 

意外的是，那裏已經躲著一人，從衣著上可以判斷是那位獻舞的



少女。她曲著腿坐在地上，一動也不動的將臉埋在雙膝之間，被雨浸

濕的衣服沉重的貼在身上，漆黑的長髮濕漉漉的披散下來，延伸到地

面。 

高台底下的空間並不寬裕，他保持著禮節，勉強的站在邊緣，然

而若是風向改變，仍然會被雨淋的徹底，只是即使如此，少女的腳尖

依舊會輕觸到他的腳跟。  

 

雨聲淹沒所有聲音，吵雜又寧靜，也讓所有畫面都顯得模糊不

清。他恍惚的想，這真是傾盆大雨，已經不能用雨點或雨絲來形容，

猶如瀑布似的洶湧的落下。 

然而仔細傾聽，卻仍有不和諧的聲響，踐踏水漥的聲音不斷逼

近。他瞇起眼睛，這並不是錯覺。自雨中逐漸逼近的身影隔著雨幕叫

喊，聲音被沖得零零落落，勉強分辨的話應該是在詢問某個人的行

蹤。還來不及有所表示便感覺讓人抓住衣襬，溫度貼了上來，微微回

頭便看見少女朝自己靠了靠，嘗試躲在陰影之中。 

「我不知道。」他大聲回應，也不知道他們聽得清多少，「我只

是旅行者。」 

 

「你是旅行者？」在確認那群人離開後少女鬆開手，但一出口卻



不是道謝，她仰起臉看他，臉上的妝容原本精緻華麗色彩鮮艷，但是

現在已經是一蹋糊塗，此外即使提出了問題，少女也沒有等待回應，

只是睜大了眼睛，她問： 

「你見過芙丹嗎？」 

 

我叫芙丹。 

這個國家的父母會給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卻得不到的東

西。 

而「芙丹」據說是一種花，花瓣純白似雪，蕊璀璨如黃金，只是

生長在距離這裡非常遠的地方。 

我母親非常想看。 

 

那名少女如此介紹自己，她並沒有接過對方所遞出的手帕，而是

直接抬起手臂，以衣袖抹去臉上的色彩，蒼白的臉蛋看起來意外的幼

小。 

「我想要離開這裡。」她咬字清晰的說，「你會幫助我嗎？」 

 

※ 

 



這裡是沙漠之國。 

每隔一段時間便會以神秘的方式挑選出獻祭的女巫，她們離開家

庭，與人們隔閡。 

她們負責跳舞，以舞蹈感動上天，使雨落下。 

 

「你會怎麼看待這件事呢？」芙丹平靜的說，用手指梳理潮濕的

頭髮。 

他們已經離開了高台底下，來到最近的一家旅店，降雨的女巫在

這個國家顯然飽受禮遇，芙丹要求一個談話的房間，一下子就被準備

好了。 

「妳希望我怎麼回答呢？」 

「無稽之談，或者類似的話語，都好。」芙丹說，她也許並不像

外表那麼幼小，「我想說的是，並不是非我不可。」 

 

「水是珍貴的。」 

「若是因此我的舞蹈就可以帶來雨水，那我只要不斷不斷地跳

舞，這個國家就不用擔心乾旱。」 

「但是並非如此。剛剛下了一場非常大的雨，是吧？」 

「在三天內，不、也許一個星期，我的舞蹈毫無意義。即使磨破



腳尖，也不會落下一滴雨水。」 

「並不是非我不可。女巫只是一個幌子罷了。」 

 

「但是我還是不會帶妳離開。」旅行者微笑地說，「即使妳這麼

說，對於這個國家的人民，妳相當重要。」 

「我可以付出代價。」芙丹沒有回應他的拒絕，而是更進一步地

提出條件，「食物、水、武器、衣物，我想你總會需要一點東西，我

可以替你準備。」 

真是誘惑的條件，旅行者沉默了，他需要考慮一下。 

在此同時門外傳來聲響，芙丹自言自語般輕聲地說：烙來了。 

「你考慮一下，我期待你的答覆。」她主動的說，站起身來。 

 

門沒有預警的被人打開，為首的青年淡金色的頭髮完全梳起，露

出光潔的額頭，左頰上的刺青簡單勾勒出一朵帶著莖的花，他抿緊嘴

唇，露出一張堅毅的表情。 

「芙丹，你在做什麼？」他的聲音清冷，像是一把薄卻銳利的匕

首。 

「聽故事，烙。」芙丹毫不退卻的回答他，「我請他告訴我其他

地方的故事，這可以幫助我思考新的舞蹈。」 



「這是新的旅行者──」芙丹停頓了下，彷彿現在才注意到這個

問題似地看向對方，「我該如何稱呼你？」 

「迪賽。」旅行者朝烙點頭致意，「這是我的名字。」 

 

「那麼，歡迎你來到沙漠之國，迪賽。」烙不帶情感的說，他的

視線和聲音一樣鋒利，他上下的打量迪賽，像是要將對方解剖成無數

塊。接著重新將視線落在芙丹身上，語氣顯得柔軟許多，帶著嘆息的

意味，「而妳也應該要回去了，芙丹。」 

 

後來迪賽知道自己並不是這個國家的第一個旅行者，但卻是第一

個答應芙丹的旅行者。 

那段時間芙丹常常來找他，聽一些旅行上的故事，她在聽故事的

時候總是聚精會神，那雙眼睛就像會說話一般明亮期待。有時候芙丹

也會說些自己的故事，譬如她的長髮，那是模仿她的母親，雖然她也

只記得母親有著一頭長髮；譬如烙，她說烙其實是個溫柔的人，同樣

的也是被選中保護她的幌子，她曾經想過和烙一起離開這裡，但是烙

是不會逃避責任的人…… 

 

每到這個時候迪賽就會有些後悔，也許他不應該答應對方。 



畢竟自己並不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即使真的帶她離開了，也不

保證要帶她遠行；但自己也不是一個非常壞的人，被人信賴的感覺令

人害怕，因為同時也要承擔對方的失望。 

 

※ 

 

在逃離的前一天，不知道哪邊出了差錯。東西確實都準備得差不

多了，但是他們還沒有打算要走。 

芙丹一如往常地過來，聽點故事、說點故事，在準備離開以前她

看見牆角的兩袋行李，一大一小，她期待的問：「哪個是我的？」 

「小的。」 

 

迪賽的話音剛落，房門便被毫無預警的撞開，大量的人衝了進

來，他才猛地意識到，投宿的旅店自剛剛開始便安靜的不像話。 

有個人穿過人群走向他們，迪賽覺得這個畫面有些眼熟，才忽然

想起他第一次見到烙也是類似的場景，他簡單的環顧四周，但沒有看

見烙的身影。 

芙丹站起身來，庇護似的擋在迪賽面前，「烙在哪裡？」 

「我們沒有義務回答妳。」為首的那個人冷淡地說道，「如果是



我國的女巫大人，我們便會回答她的問題；而如果您意圖放棄這個身

分──」他沒有繼續說下去，而是毫無預警地抓住了芙丹的手臂，這

似乎是開始的信號，離迪賽最近的那個人朝他揮出一拳。 

 

一對多對於迪賽相當不利，他被壓制住，雙手受困在身後，其中

一個人扯著他的頭髮逼他仰起頭，迪賽試圖扎著，試圖用眼角的餘光

掌握現在的情況，他看見有人在這個時候才走進房間裡，但還沒看清

是誰，就先聽見了芙丹的尖叫。 

芙丹被抓住了長髮，她毫無意義的掙扎著，而一開始與她對話的

那個人舉起了一把短刀，毫不猶豫的割斷了手上的頭髮。芙丹跌坐在

地，對她而言，除了生命以外最重要的東西受到了摧毀。而迪賽在這

個時候終於掙脫了桎梏撲了過去，但是於此同時卻有人重重的敲擊了

他的後腦，意識喪失以前他聽見烙的聲音。 

 

「我很抱歉，芙丹。但是不行。」 

烙的聲音像摻了沙子，他輕而緩慢地說，在一片混亂中卻顯得非

常清晰，「妳不能走。」 

 

※ 



 

迪賽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困在一個猶如鳥籠一般的狹小牢

籠，而視線所及之處並沒有芙丹。他沒有受到更多的傷害，食物與水

也同樣定時送來，只是沒有人開口回應他所提出的任何問題。 

受監禁的這段時間烙出現過幾次，但僅僅是面無表情地用冰冷的淡色

瞳孔打量他。 

 

在牢籠裡無法看見太陽，沒有一天開始及結束的感覺，對於時間

的掌握變得相當困難，迪賽以食物送來的次數作為計算，自醒來後至

少已經過了三天。這遠遠超乎他原本打算停留的時間。 

他有點後悔，假若一開始不要接受芙丹的條件，現在也不用這麼

受苦，行程也不會受到影響；但卻也不那麼後悔，他想起芙丹聽故事

時發亮的表情，就覺得真想讓她見見這個世界上更多美好的事情。 

 

迪賽開始思考一件事。既然已經犯罪了，那麼再多一件似乎也沒

關係。他有沒有辦法趁著送餐的時間打暈警衛逃走？但是他又該如何

找到芙丹？ 

他不斷思考，就連夢境裡也是逃亡的預想。 

而這場夢境終止在牢籠被打開的聲響，迪賽驚醒了，他警覺地看



向聲音的來源，發現那並不是以往的警衛。 

 

那是一個瘦小的身影，以斗篷包裹住自己，帽兜掩蓋了表情，朝

迪賽伸出了手。 

迪賽愣了下，一時間沒有動作，於是那隻手便更進一步的，主動

抓住了他。 

手的主人拉扯著將他帶出牢籠，毫無遲疑地奔跑了起來，這是一

個宛如迷宮的巨大空間，迪賽暗自慶幸著自己並沒有逃走，否則只會

再次被帶回罷了。他分出心思觀察帶領自己的那個人，抓住自己的手

掌冰涼柔軟，卻很堅定，不管拐了幾個彎都沒有鬆開的跡象，像是非

常緊張似的緊緊抓著，蒼白的手背上用力地浮出青筋。 

 

終於回到戶外時迪賽深深吸了一口氣，沙漠之國的空氣微微濕

潤，也許剛剛下過一場雨。 

「妳跳舞了？」他問。 

「是。那是一場非常大的雨。」那個人一面回答他，一面掀開了

兜帽。這個夜晚沒有雲朵的遮蔽，銀色的月光流瀉下來，剪去長髮的

芙丹整個人顯得明亮了許多，她蒼白的微笑著，看起來似乎瘦了一點。 

「你準備好要離開了嗎？」她問，「所有東西都準備好了，你什



麼時候要離開？」 

 

※ 

 

越快越好。 

迪賽這麼回答對方，但是他沒有想到芙丹會告訴他：那就現在。 

他們拿到了所需的東西，來到了城門邊，不知道是不是交替的時

間，居然沒有衛兵。 

這真是個好時機，迪賽如此想到，這一回換他抓住芙丹的手臂，

「走了，芙丹。」他說。 

「我帶妳離開這裡。」 

芙丹聞言眨了眨眼睛，大大的微笑了起來。那是迪賽自旅行以來

見過最溫柔的表情。 

少女就這麼看著他，一隻手抓緊了胸前的布料，「抱歉，迪賽。」 

 

「我有東西忘了拿，你願意等等我嗎？」 

芙丹這麼說，她還說：沙漠之國的夜晚很冷的，於是脫下斗篷交

給了對方。 

迪賽焦急不安卻又期待的等待著。快點回來吧。 



快點回來吧。我帶妳去很多地方。大片草原的地方、有著湖泊和

河流的地方、一片積雪顯得純白色的地方。快點回來吧。 

 

然而迪賽一直沒有等到芙丹。 

天已經快亮了，他顯得越來越焦躁。交接後的衛兵遠遠的走來

了，迪賽為了不被發現，彎下身躲到牆角的陰影中。這個時候他聽見

了一個小小的聲響，就像紙張互相摩擦，有什麼東西滑出了斗篷的口

袋。 

迪賽低下頭，有一封僅是簡單對折的信落在他的腳邊。 

他忽然清楚地意識到，他是絕對等不到芙丹的。 

 

※ 

 

想與你一同離開，卻讓烙帶回的那個夜晚，我第一次做了夢。 

夢裡面，我真的自由了。 

然而這個世界卻下起了雨，雨一直下，一直下。你帶我去了很多

很多地方，但是雨從來沒有停。 

雨一直下，一直下，形成積水、河流、災難。 

夢境的最後，我們在一座非常高的山上找到了芙丹，花瓣純白似



雪，蕊璀璨如黃金。然後我們被洪水吞沒，我們溺死了。 

我醒來的時候，烙正看著我。他沉默地看著我，將囚禁你的牢籠

鑰匙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叫芙丹，請記得這個名字。 

在這個國家，人們習慣為自己的孩子取名為自己想要卻得不到的

東西。 

如果我有機會擁有屬於我自己的孩子，我會用你的名字替他命

名。 

 

※ 

 

迪賽仰起臉，自城牆外仍然可以看見初遇的那座高台。 

他瞇起眼，在上頭隱約可見一個白色的人影，他想那是芙丹。距

離很遠，畫面卻因為想像而變得清晰。芙丹正在旋轉，她跳著獻祭的

舞蹈，她有哭嗎？ 

這個國家相信，女巫的舞蹈能夠感動上天，使雨落下。 

也許這是真的。 

 



他閉上眼，感覺雨水打濕他的面頰。 

 

Fin. 

 


